莊子寓言故事中的哲理
講稿
簡介：
　　《莊子》作為一部古代經典，經過千年以來的解讀、注釋與流衍，它不單成為學術研究的著作，更是宗教思想的根源，甚至已融入於中國文化之內乃至許多中國人的生活之中。解讀《莊子》著實有許多不同的方式，本輯節目則從《莊子》的「三言」（寓言、重言、卮言）為入路，既討論《莊子》中別具特色的「道言」故事，更以此探討《莊子》中的哲學思想（智慧），期望能將《莊子》思想的精粹給聽眾帶來兩種不同層次的思考：文化生活的智慧與莊子哲學的意義。

主講：韓曉華博士（香港新亞研究所（哲學組）博士）

第二集：《莊子內篇》〈逍遙遊〉的「鯤與鵬」寓言解讀
第一部分：「三言」簡述（10MIN）

　　各位聽眾好，我係韓曉華。好高興能夠繼續同大家一起分享中國哲學的經典閱讀。今輯的主題是《莊子》的寓言故事，有聽過上一集的聽眾會知道，在本輯節目中講的《莊子》，我會用《莊子》提出的「三言」來講述。不過，上一集由於時間關係，我並未能有較為仔細的解說。在節目開始之先，我想講講《莊子》中所謂的「三言」。所謂「三言」即是寓言、重言、卮言。「三言」的提出是由《莊子。雜篇》的〈寓言〉及〈天下〉篇而來，〈寓言〉篇說：「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而〈天下〉篇也說：「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讉是非，以與世俗處。」簡單點說，《莊子》要表達自己的道理所使用的語言就是「三言」，理由是用「三言」就能夠把其中的道理容易表達出來給其他人明白。這樣我們就可以明白《莊子》中所表現出來的文體或用語的獨特性的理由，甚至乎在〈寓言〉篇中提出「寓言十九」和「重言十七」的講法，即是說《莊子》書中的文字「十分之九」也是「寓言」；而「十分之七」就是「重言」，一般解釋，「寓言」就是寄寓他人他物來表達思想的言論；「重言」即是借助比較有權威聲望的重要人物的言論來表達思想的言論。「卮言」的「卮」即是漏斗，借用來形容《莊子》書中所說的語言是一種無「成心」或偏見的言論。張默生先生曾形容對「三言」的理解就是理解《莊子》思想的鑰匙。然而，對於《莊子》「三言」的討論在流行的「莊子學」研究或講述其實是常常被人忽略的。

　　不過，我嘗試從幾方面來講，《莊子》的「三言」討論可以說是理解《莊子》的其中一個關鍵。第一，文本的理解，即「三言」可作為理解《莊子》文本的關鍵，明白莊子要使用「寓言」或「重言」的目的，及其中所表達道理具有特別的深意；第二，思想主題的深究，即「三言」作為理解《莊子》的「道言」觀，可以回應道家的《老子》所說「道可道，非常道」的語言與「道」的關係的討論，作為研究《莊子》思想的主題；第三，應世形象的塑造，即「三言」的使用實是把《莊子》的道理直接對應於人間的各種應世可能，而非把《莊子》理解為人遠離人世的逃避思想。所以，今輯的節目是講《莊子》，主要是以講《莊子》的寓言故事，實質上是以「三言」作為入路。

　　當然地，《莊子》中的「三言」作為《莊子》思想的特別研究主題，其實仍然有很多可以深入探討的討論，例如：〈寓言〉篇講「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重言」和「卮言」三者似乎並不是同一層次的觀念，「寓言」和「重言」是以文體的形式來解說，可以有數量上的統計，但「卮言」卻是概括《莊子》所使用的言說而成為莊子獨特的語言觀，甚至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一句的描述可見「卮言」是具有不同於「寓言」與「重言」的地位，而「卮言」就可以作為獨立的研究莊子語言觀的題目；又例如：莊子的「寓言」與現代的「寓言」，即英文fable 有何不同呢？而「莊子式的寓言」又有甚麼背後的思想呢？這又可以成為中西文學比較的研究題目。不過，作為一個非純粹學術報告的網台節目，我想把這些深入的討論應該是不容許的，加上我希望這一輯的節目不要過份地學術化，如果想深入地研究的話，我建議大家可以到圖書館或網絡上找找幾個學者的研究來看，如徐聖心的《莊子「三言」的創用及其後設意義》，楊儒賓的〈卮言論：莊子論如何使用語言表達思想〉及〈莊子的「卮言論」：有沒有「道的語言」〉，鍾振宇的〈莊子的語言存有論：由晚期海德格爾哲學切入之探討〉及顏崑陽的《莊子的寓言世界》，這些書本或論文都對莊子的「三言」有不同面向的討論。如果對後期海德格的語言觀有興趣的話，鍾振宇的論文更是從後期海德格的「詩化語言」來比較莊子的「卮言論」，這方面的討論特別有意思，我想更容易讓大家明白近年法國或德國的學術界會關注莊子思想的理由。關於莊子「三言」的討論暫時到止為止。

第二部分：「鯤與鵬」寓言閱讀的第一步──通俗地講（15MIN）

　　今集我們是分享《莊子》書中第一篇〈逍遙遊〉的第一個故事:「鯤鵬展翅」。我使用的《莊子》書主要是依於陳鼓應先生的《莊子今註今譯》或他在近年由香港中華書局出版的《莊子》，基本上兩個版本也是差不多，而陳鼓應的老莊注譯書也差不多是香港人讀《莊子》的都會看，也非常容易找到的。好了，「鯤鵬展翅」講的是一個怎樣的故事呢？我嘗試不讀文言文原文，只從口語講述：

　　北海有一條魚，魚的名字叫鯤。鯤非常巨大，有幾千里的長度。牠可以化成為一隻鳥，變成鳥的時候，名字就叫做鵬，這隻鵬的背部又非常的壯濶，長達幾千里，比香港更加大。牠拍翼而飛，一飛衝天，翅膀大得像天上的雲。這隻鳥在海浪翻動大風刮起時就會飛到南海，一個天然的大池中。

　　這個故事似乎表達得非常魔幻，尤其是「鯤」原意只是「魚子」的意思，但是莊子形容這條「鯤」魚卻能夠長大成為比較海南島整個島嶼都要大的魚，而這條魚又可以飛魚一樣，變成一隻鵬，拍翼一飛就可以飛上天上，甚至可以由北海飛到南海，我們可以想像，就好像一條大南鯨，長出一對飛魚一般的魚鰭，平時就在北極，遇到氣候變化，一拍翼就可以從北極飛到南極。究竟世界上有沒有這樣的一種生物呢？據我知道曾經有一本日本的漫畫《潮騷傳說》，就以寫實的畫法說當地的漁民目睹海中有巨大的生物，他們就說這是「鯤」。不過，從現代科學的探索及我們對於《莊子》書本的理解來看，莊子說的這個「鯤鵬展翅」的故事，並不一定是對事實的形容，而是作為「寓言」，想有另一個層面的意思表達。假如從「鯤」即是「魚子」的意思來講，由魚子變成巨大的「鯤」，其實是有一種生命力潛藏的意思，而生命力雖然可能只是在深海一般中被隱藏中，但是在慢慢孕育之下，一樣可以成長為巨大無比的生物，甚至乎能夠掌握客觀時勢，即是海浪翻動大風刮起的時候，就可以乘勢而起。

　　再換一個角度講，「鯤鵬展翅」在〈逍遙遊〉中，甚麼是「逍遙」呢？按字面分柝開來講，「逍」的意思有兩種解釋，一是說文解字的「翱翔」意思；一是康熙字典的「消除」意思，而「遙」意思同樣有兩種解釋，一是說文解字的「遠」意思；一是康熙字典的「搖曳」意思。其實「翱翔」與「搖曳」都是很形象化的表達，與「鯤鵬展翅」的形態是非常配合，即是鯤在水中就搖曳晃動；而鵬在天上則翱翔萬里，即是說，用「翱翔」與「搖曳」來解釋「逍遙」，其實是以形象化的方式來描述「鯤鵬展翅」的故事。另外，「逍」和「遙」又可以理解為「消除」及「遙遠」的意思，台灣學者王邦雄教授就從人生境界的角度來理解「逍遙」，「逍」是「消除」的話，即是表示能夠消解形體的束縛及心靈的限制，從而使生命能夠得到全然的釋放；而「遙」是「遙遠」的話，則在生命得到全然的釋放之下，人生所能夠達至的心靈境界必然是高遠無限。

　　綜合「鯤鵬展翅」中「鯤之大」所具有的可能寓意及「逍遙」的解釋，我們可以說《莊子》在「鯤鵬展翅」中教曉我們一些人生的道理：第一，人生不是所有事情也僅僅處於受限制的，即使是「鯤」只是一顆小小的魚子，只要具有「生命力」，願意慢慢地或默默地成長，終有一日可以突破形體或心靈的限制，可以變成巨大，甚至能夠掌握客觀的形勢從而一躍而起，明顯地，莊子在「鯤鵬展翅」中教曉我們不應該隨便放棄，尤其是人潛藏的生命力和可能性是難以估計的，當爆發出來的時候就是難以抵擋。第二，認清楚所受到限制，學習「消除」，然後就可以「大而化之」，釋放出生命的能量，在「鯤鵬展翅」的故事中並沒有告訴我們「鯤」如何能夠長成巨大，但是，它卻展示給我們看，形體細小的魚子其實已經受到外在的限制，但是牠也可以變得巨大，限制其實是可以突的，如果我們想要作出生命力的釋放，就需要確認面對的限制，有些可能是外在環境的影響；有些可能是內在心靈的觀念，試試反省這些限制，或者，就是人生中得到另一種成長的可能契機，即是我們會講「在那裡跌倒，就在那裡爬起來」，面對自己的限制才能有改進空間，怕高就先玩犘天輪練練膽量，跟著就可以玩過山車呀，跳樓機呀……最緊要是勇敢面對。這些或許就是「鯤鵬展翅」帶給我們的人生道理。另外，要稍為提及的是「鯤鵬展翅」亦為我們中國文化帶來幾個特別的四字詞或成語：「鵬程萬里」、「一飛衝天」、「扶搖直上」等，所以，我們說《莊子》思想已經融合在中國文化之中，從文字的使用就可見一斑。


第三部分：「鯤與鵬」寓言閱讀的第二步──學術地講（15MIN）

　　在這部分，我嘗試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鯤鵬展翅」的故事。剛才我們只是單獨地從故事的情節及〈逍遙遊〉的篇名具有一種印象式的解讀，從中我們至少可以詮釋到一種人生道理，即人生本質上是具有無比的潛能，只要好好培育，終有一日是可以一飛衝天，扶搖直上的。這是一種積極的人生態度，我們現在流行講《莊子》的「逍遙」好似是一種無所謂、遊閒的狀態，其實從「鯤鵬展翅」的故事中我們也可以《莊子》所講的道理也是積極的人生觀。

　　以上所講的，我自己形容是一種比較通俗的理解，當然，所謂「通俗地講」也並不是隨遀便便地胡扯一番，仍然是依據字義及一些簡單對《莊子》思想的要點來詮釋，也更著重「應用」的層面來講。現在，我們就試比較「學術地講」《莊子》的「鯤鵬展翅」故事，所謂「學術地講」並不表示與「通俗地講」相矛盾的或衝突的，只是說起來會著重於理論上的依據及論證的形式，當然，講起來或者比較沉悶，所以，我都嘗試用簡單點的說法。大致上我會從〈逍遙遊〉的文本形式及《莊子》思想結構來討論這個「鯤鵬展翅」故事。

　　「鯤鵬展翅」這個故事固然可以有不同的啟發或引伸意涵，講出許多的人生道理，不過，作為《莊子》內七篇的首篇〈逍遙遊〉的第一個段落，即使我們現在通行的《莊子》僅是晉朝郭象所編刪過的，我們仍然可以追問，究竟「鯤鵬展翅」放置於〈逍遙遊〉的第一個段落中有沒有特別的意涵呢？這是從文本的結構形式來看「鯤鵬展翅」的故事的理由。假如以「三言」的角度來看「鯤鵬展翅」，則我剛才所說的「鯤鵬展翅」只是具有「寓言」的格式，然而，從〈逍遙遊〉的整體來看，則隨「鯤鵬展翅」故事之後，〈逍遙遊〉仍然繼續運用了「重言」和「卮言」的格式來討論，換言之，莊子講的「鯤鵬展翅」故事單元並未完結，〈逍遙遊〉中先引述《齊諧》這本記載怪異事件的書來說「鯤鵬展翅」也是言之有據，這是「重言」的使用，記述重點是大鵬飛往南海時也是乘著六月大風而去。接著，〈逍遙遊〉中就說了兩段「卮言」，我們也可以把這兩段說話當作莊子自己對於「鯤鵬展翅」的獨特解說，不過，這兩段其實也不是容易解釋。第一段「卮言」是：「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這一段話的要點是莊子描述所寫的「野馬」、「塵埃」其實在大鵬於九萬里上空來看皆是渺小的東西，所謂「其視下也」，重點是「生物之以息相吹」，即是大鵬能夠飛上九萬里外，還是能夠乘勢而起。如此，這段「卮言」則至少有兩個解釋：一是追隨大鵬的視角來講，由上而下望；一是以莊子客觀的視野來看，旁觀其中的境況。兩種解釋其實都可以綜合而說「鯤鵬展翅」具有一種換轉角度來觀看世界的意思，北京大學的王博教授「鯤鵬展翅」就是展示了天的視角與人的視角。第二段「卮言」比較長，我試用口語來講：「水的積聚不夠深就不能夠負載大船；如果在水潌上以一根草做船，草船上也不能夠放一隻杯。這就是水淺而船大的道理。大鵬能夠飛上九萬里也由於風有足夠的力量，如果風的力量足夠，大鵬背負著青天也沒有問題。」這段「卮言」所說的道理似乎就更容易理解了，「鯤鵬展翅」的故事重點至少並不止於個別個體的積厚，而在於能夠「生物之以息相吹」。這樣來看，我們以整個故事的單元結構來解釋「鯤鵬展翅」的意義所得出的結論比較我們說「鯤鵬展翅」具有積極人生觀的意思更為應世，一方面「鯤鵬展翅」的換轉視角來看世界，其實是一種精神境界，由極小至極大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這種轉換視角的精神境界並不是純粹的個體性或脫離屬世的價值觀，反而是需要審時度勢的。

　　好了，當我們以「鯤鵬展翅」故事以一個單元結構分析，好像已經得到更深一層次的意思；不過，我們仍然可以反思「鯤鵬展翅」這個單元故事在整篇〈逍遙遊〉具有怎樣的意義，整篇〈逍遙遊〉還有「蜩與學鳩」、「小知不及大知」、「湯之問棘」、「堯讓天下」、「列子御風而行」、惠施與莊子對話說「無用之用」等許多故事，「鯤鵬展翅」置於〈逍遙遊〉篇首與這故事有何種關係呢？台灣大學的徐聖心教授認為整篇〈逍遙遊〉具有「階次遞進」的文章設計結構，「鯤鵬展翅」所講的意思在整篇〈逍遙遊〉中有逐步深化的趨勢，其中的要義正是精神境界的逐步實踐與改變，王博教授更提出這種精神境界的描述就是能夠「大而化之」，意思並不是大事化小，甚至小事化無，而是精神境界的轉換可以又高又遠，即是「大」；卻具有變化而既可以接近於世俗又脫離於世界，即是「化」。所以，亦有不少學者指出〈逍遙遊〉一文的重點在於「遊」的心靈或精神境界，即以「遊心」而能作出「大而化之」的道理。

　　剛才我們只是從〈逍遙遊〉的文章結構來詮釋「鯤鵬展翅」，然而，我們還可以從《莊子》的義理結構來理解「鯤鵬展翅」的故事，不過，今集時間應該差不多了，這一步的做法又可能再比較繁複，所以，「鯤鵬展翅」的故事講就到此為止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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